周成功

學歷
美國愛因斯坦醫學院分子生物學博士

-------------------------------------------------------------------------------------------------------

現任

長庚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

曾任

台北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研究員

陽明大學微生物及免疫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研究救員

美國紐約Sloan-Kettering紀念癌病中心研究員

-------------------------------------------------------------------------------------------------------

研究興趣

肝癌細胞的生長控制

B型肝炎病毒的荷爾蒙調控

------------------------------------------------------------------------------------------------------
著作

1. Tsou AP,Yang CW,Huang CY,Yu CT,Lee YC,Chang CW,Chen BR,Chung YF,Fann MJ,Chi CW,Chiu JH,Chou CK.(2003)Identification of a novel cell cycle regulated gene,HURP,overexpressed in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Oncogene,22(2)：298-307.

2. Chiu AW,Huang YL, Huan SK,Wang YC,Ju JP,Chen MF,Chou CK.(2002)Potential molecular marker for detecting transitional cell carcinoma.Urology,60(1):181-185.

3. Tu LC,Chou CK,Chen HC,Yeh SF.(2001)Protein kinase C-mediated tyrosine phosphorylation of paxillin and focal adhesion kinase requires cytoskeletal integrity and is uncoupled to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ctivation in human hepatoma cells.J Biomed Sci.8(2):184-190.

科學的統合只是一種天真的幻象?還是確有其可行性?其實也不儘如是，最簡單的解決之道就是要開放我們的胸襟，擴大我們對科學的事也，讓科學在觀念上就能涵括生命科學的理論和它的特質。

如果生物學家、物理學家甚而科學學家一起來努力建構一個涵括生命與無機世界的科學觀，這樣的努力不僅可以擴大我們對科學的視野，同時也許讓科學家在從事科學活動時，因為對生命的特質有了一些新的體認，而更容易能有一些人聞的關懷考量！

生命科學的特質

　　大家都知道二十世紀的科學發展，改變整個了人類的文明與生活。從本世紀初，物理學上相對論與量子論的誕生，使我們了解了一些處身外在宇宙的奧秘。我們開始對宇宙間諸多引人遐想的事物，如黑洞、超新星、銀河系等得以探一究竟。太空探測技術的進步，是將引領我們去追溯一百五十億年前宇宙誕生的殘跡，去了解星體演化之流程。相信在本世紀結束之前，我們對宇宙從何而生，從何而去，將會有一個概況的認識。

　　基本上，我們孰悉的宇宙是一個由物理律所〝掌握〞的宇宙。從中世紀以來伽利略、牛頓，優美地使用了簡單的數學，精確地描述了天體運行的規律，愛因斯坦告訴我們宇宙時空的結構。在巨觀的世界中，因果律嚴格地控制了一切事物的表現，在微觀的世界中，則呈現出一幅波動與粒子交互跳躍的量子景象。物理學家信心十足地試圖把一切複雜的宇宙萬物化約成簡單的方程式。在這個方程式的世界中，時空的限制是大多不被考慮的，〝機會〞扮演的角色微不足道。未來雖然並非全然可知，但總是八九不離十，自然科學家理直氣壯地把世界代入方程式中去求一個固定的解答！

　　但是當我們把向外遙視星際的眼光回到自身時，有幾個人不會再度陷入另一層的玄思；生命從何而來？該往何去？科學家面對謎一樣的生命，是把它再當作一個複雜的機械看待？還是應該採取一些不同於對待山川星空的觀點？許多物理科學家執著的採取了前一種觀點，認為科學就是科學，它應該具備普遍性，縱然面對複雜的生命也不例外，澈底了解這個複雜機械的每一個組成，組成的性質和它們彼此相互的關連，加在一起，生命就產生了！但是另一些傳統的生物學家則採後者的看法，認為部份的性質加起來不會等於全體；甚至有些極端的看法，認為生命整體的性質，是不能由各個組成份的性質推敲出來的。就像是我們把電視機拆散，檢視其中每一電阻，電容，影像管，但是我們終究無法從而知曉電視中的綜藝節目從何而來！所以他們堅持生命是不能化約的，物理化學家對生命的機械式看法是天真幼稚的。其實這一種生機論倒也不是傳統生物學家的專利，20世紀初，量子力學的諸多大師像Bohr, schroedinger Pauli等人都曾沈迷在生命的玄思中，而認為總有一天，某些天才會在生物體中發現一些與今日所見的物理律是完全不同的新的物理律。可是，另一方面，抱持一切都可以化約成物理方程式的科學家則視這批整體論的生物學家頭腦有問題。認為生物學家從事的是一種低層次的科學研究，甚至有人開玩笑的說，生物學家作的研究不過是另一種集郵活動罷了！生命難道真的和物理，化學，數學這些嚴謹的自然科學截然不同？科學也有高層次低層次的分別？生物科學在科學中應如何定位？

　　科學家對生物世界有系統的探討，起始自19世紀初期。從20世紀50年代迄今，生物學中的分子生物學與遺傳工程技術的進步，使我們對生命現象有一個全新的認識，我們現在不僅知道遺傳的祕密，為什麼龍生龍，鳳生鳳，我們也開始知道從一個受精卵怎麼開始它的發育程式，細胞如何不斷地，分化，成長出五官手足俱全的個體。我們使用相同的物理、化學、數學的語言工具來了解細胞內分子的結構，分子與分子間的作用等等。對生命現象的解釋，物理化學的取向似乎已經得到了壓倒性的勝利，然而生命的運作與岩石的墜落，山嶽的形成是完全一樣的嗎？生命已經向物理、化學、數學完全傾訴了它的秘密了嗎？

　　以下我想從四個不同的角度來談談自然科學與生命科學間一些異同。一方面希望能舒緩二者間觀念上的一些衝突，另一方面，也希望就此對生命的探討有一個新的全觀。首先我想提出來的是；自然科學與生命科學研究的對象有一些基本上的差異。簡單的說，自然科學所處理的對象比較沒有時空的限制，牛頓定律在地球或在月球，在今天或在六千萬年前一律適用。但生命的起源與發展則受到嚴格的時空限制。我們所認識的生命，是在地球上發生。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在太陽系其他行星，或是宇宙任何其他地方，發現生命存在的痕跡，或是有適合生命產生的環境。雖然許多人仍然堅持在浩瀚的宇宙中，應該不難找到有類似地球的行星存在。但是目前我們所認知繁複多樣的生命世界，僅侷限於地球上，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另一方面，地球上的生命開展了三十多億年，它有一個從簡到繁的演化的過程。所以當我們試圖去了解一些特有的生命現象時，這樣一個時空的背景，是必須要考量的！

　　其次，正因為生命個體的演化有時空的限制，所以生命的展現必然地蘊含了一些歷史經驗的累積。這個歷史經驗可以回溯至三十多億年前生命起源之際！這種能累積經驗的機制，是生物世界所特有的性質。生物個體透過遺傳系統，可以把建構個體的資訊完整地傳給後代。但是由於資訊本身的保存與傳遞中不斷會有錯誤發生，這樣就造成每一個體間的差異，這些差異在某種特殊時空的環境選擇下或被淘汰或被保存下來。這一套遺傳機制是無機世界中所沒有的。山川河流雖然也可以呈現歷史歲月的痕跡，但是這種經歷不能複製，也無法保存。更詳細地說，就是每一個生物個體中都有一套遺傳程式，這套程式由四個字母的遺傳密碼所組成。以人為例，人的遺傳程式是由三十億個密碼寫成，我們身上每個細胞中都保存了這一套程式。重要的是，這個三十億字母，處處都可以看出過去三十億年間生物演化的〝痕跡〞與〝智慧〞，而每個人身上遺傳密碼，都仍然不斷地在繼續發生改變，所以我們說，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這種生命的獨特性在物理世界中是被漠視的。

　　第三，所有生命的表現都有一些特殊的意義。在物理化學的學說裡，基本上是不討論意義的。生命現象的意義有二個不同的層次，一個是指生命現象如何顯現。譬如說：為什麼身體中血糖超過某一標準時，胰臟就會釋放胰島素，而胰島素在肝細胞上如何作用，使肝細胞把多餘的血糖吸收，轉變成肝醣。探討這種機制可以利用嚴謹的生化實驗，而得到某種程度的解答。在這一層意義的探索中，生命科學家所採取的研究態度，與研究方法和其他自然科學家大同小異，大都是在嚴格控制各種外在條件下，從事精密的實驗測量。實驗的結果必須具備重現性，而且必須嚴格遵循物理，化學的基本法則。但是當我們進一步問：在哺乳動物身上，為什麼會有利用胰島素控制血糖這樣的機制，那麼我們就已經觸及生命現象的演化意義了。這時我們必須開始追溯生命演化的歷史因緣。在這一層意義的探討下，我們又可以把問題再細分成二部份，一是問「這樣的機制是怎麼演化而來的？」而另一個問題則是問「生命為什麼要從事如此的演化過程？」探討這一類問題，我們沒有辦法在實驗室中直接重複演化的經歷，因此觀察與比較各種生物在解剖學或是形態學上的差異，在不同時期化石的分析等等，都成了重要的工具。就如同研究任何一個歷史問題一般，我們沒辦法百分之百精確地描述歷史事件發生的過程，但是透過多方的蒐證，我們可以把歷史事件的原貌大致拼湊出來。也正如同我們推敲許多歷史事件發生的原因一樣，偶然的機運在演化的歷程中，同樣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這一類的研究方法或是理論解釋，都離精密的自然科學有一段相當的距離。但是我們如果了解了生命現象的展現，有其特殊的時空背景，而在演化的過程中有一個天擇的因素，決定誰最適合在某一時空環境中的存活；則我們對生命的現象的認識，就必須包含了它的過去。換句話說我們只有同時了解當今生命現象的運作原理及其在歷史演化中的意義，我們才能算是真正掌握了生命的全貌。

　　最後，生命演化的過程，另外還有一個與自然科學大不相同的特點，就是對未來的不可預測性。自然科學中的重要理論，大多同時擁有很強的解釋與預測的能力。譬如說從太空物理的理論推衍，我們可以預測很多從未曾被偵測過的現象，像星球的生老死亡，重力透鏡等等。但是當觀測工具愈來愈精進之後，這些預測往往會逐漸應證，加強或修正現有的理論架構。因此對物理科學的理論來說，解釋與預測是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我們幾乎完全沒有辦法利用解釋生命演化的理論來預測生物演化未來的方向。雖然演化論的確相當細膩地解釋了許多過去演化的歷程。在生物學中大多數的預測都具有高度的統計性，譬如說我們可以相當有把握地說未來一萬個出生的嬰兒中大約會有五千個男嬰；但在受孕〝前〞，誰能準確地預測下一胎是男還是女？

　　面對這二種學科許多觀念上巨大的差異，難道生命的運作真的可以獨立於物理學之外嗎？事實上我們如果仔細想想，物理律的分子基礎，在某方面，也是完全由其統計性質來決定的。譬如說：我們可以非常準確地預測10的23次個氣體分子的行為。但是如果氣體分子的數目降低到只剩了20個，那時候，這些氣體分子的行為就完全測不準了。特別是當混沌理論的出現後，使得許多巨觀物理世界的精確度描述變的愈來愈難，尤其當物理世界的複雜度，提高到某個臨界點之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在規律中有混亂，在混亂中又呈現規律的奇異景象。物理律雖然仍舊嚴格的掌握了巨觀世界中每一個細微的變異，但對未來的預測的精準度卻突然地消失得無影無蹤，這不正是複雜生命世界所呈現出的特色嗎？因此從這一點來看，物質世界與生命世界的描述某方面仍然具備一些共相。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對生命的探索，的確會呈現出一些在研究物理、化學現象時所沒有的特性，同時也說明了，為什麼要把生命現象完全化約成物理律的運作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們同意這一點，豈不說生命科學是另一個具有自主性的科學嗎？那麼科學的統合只是一種天真的幻象？還是確有其可行性？其實也不儘如是，最簡單的解決之道，就是要開放我們的胸襟，擴大我們對科學的視野，讓科學在觀念上就能涵括生命科學的理論和它的特質。一九五六年P.C.Snow提出物理科學與人文學二種文化間有一難以橫跨的鴻溝，過去生命科學與物理科學間的許多爭議，不正也代表了科學界中一個溝通的問題嗎？如果生物學家、物理學家，甚而科學哲學家能一起來努力建構一個涵括生命與無機世界的新的科學觀，這樣的努力不僅可以擴大我們對科學的視野，同時也許讓科學家在從事科學活動時，因為對生命的特質有了一些新的體認，而更容易能有一些對人文的關懷與考量！
